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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邵 建

［提 要］ 郑观应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社会交往没有主线，恰恰相反，他与重

点人物进行重点交往的特征非常明显，盛宣怀就是他所经营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盛宣怀

参与或主导了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派企业要职，对其家人的事业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郑观应

为盛宣怀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作为得力助手，在洋务企业的兴办、经营与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研究郑、盛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了解郑观应的商业经历、盛宣怀的办企理念乃至中

国近代洋务企业的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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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和盛宣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同样负有盛名的人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

者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代表性的著作有: 夏东元的《郑观应传》、《盛宣怀传》，易

惠莉的《郑观应评传》; 重要的论文与学位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在

夏东元和易惠莉的著作中都有所提及，但是却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其他的

相关成果，如杨华山的论文《郑观应与汉阳铁厂》、苗青的学位论文 《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

等，都涉及到了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却没有专门研究二人关系的论文。本文将郑、盛宣怀关

系作为一个问题进行论述，主要是考虑到盛宣怀在郑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了最为核心

的位置。二人关系作为郑观应所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和最悉心经营的部分，不但

可以通过关系的发展与维系了解郑观应经营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从中体会中国近代

洋务企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有鉴于此，本研究以 “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为主题，详细梳

理二人交往的过程、深厚情谊以及在洋务事业中的合作，无论是对于郑观应研究、盛宣怀研究，

还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来说，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

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洋务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

121



想体系的理论家，在晚清商界、洋务派企业和思想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与

机遇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拥有产生巨大能量的社会关系网络。郑观应是一个善于交际的绅

商，无论是在同乡网络，还是在江浙士绅圈子，或是在晚清商界、政界、军界、学界，乃至道教

界，都有私交甚好的朋友。

郑观应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缘网络，包括郑廷江、曾寄圃、唐廷枢、徐钰亭、徐润等

颇有成就的洋行买办在内的家人、亲戚和朋友。郑到上海发展，这些人或多或少出了力。郑观应

来沪之初，跟随叔父在新德洋行供职; 之后由曾寄圃、徐钰亭、徐润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地位; 还有他后来与唐廷枢等人出资与外商一起经办公正轮船公司，这些都是他先天具

备的社会关系发生的效用。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郑观应开始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这个新的网络

比此前拥有的网络更为广阔，无论人的层次还是能够调动的资源也更为优质，其中代表性的人物

有: 麦奎因、卓子和、郭甘章、经元善、盛康、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特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对

郑观应进入洋务派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持。除此之外，郑观应还与左宗棠、彭玉麟、邓华熙、王之

春、张之洞等官场大员建立了联系，获得他们的欣赏与信任。正是有了这些可以发挥巨大能量的

人脉，郑观应才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就。1885 年初，为摆脱被拘在港以及织布局、泰吉钱庄债务

的困境，郑观应无奈通过谢家福 “议请会五十分，每分银二百两，拟请沪友助三十分，粤友助

二十分”，拟请资助的有在沪和在粤亲友 50 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 “一宗阔佬”①。通过这份好

友名单，就不难看出当时郑观应的人际网络有多么广泛。

深入研究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大致能够总结出四个特点:

一是范围广。郑观应的社会交往复杂，人员接触非常宽泛。郑观应身份多变，既是实业家又

是思想家，长期在洋行、洋务派企业担任重要职务，决定了他社会交往的广泛性。在郑观应的社

会关系网中，就人员身份而言，有官员、商人、知识分子、道学人士、江湖术士; 就人员政治界

别来说，有满族贵族、军方势力派、地方大员、洋务派官僚、驻外使节、维新派、革命派、立宪

派、外国政要; 就地域而言，有广东同乡、江浙士绅、外国人、各地道友。

二是重点突出。郑观应的社会关系尽管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社会交往没有主线，恰

恰相反，他与重点人物进行重点交往的特征非常明显。在洋务派方面，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的核心

人物是盛宣怀，与盛宣怀的关系是郑观应构建的与洋务派官僚社会关系网中的 “圆心”; 在官场

方面，核心人物是王之春、邓华熙; 在他痴迷的道学方面，郑观应尊为 “圣师”的万启型占据

了核心地位。

三是可用性强。郑观应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他关系网中的核心人物，能够为他所用的

特征非常明显，也是促成他事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对郑观应提供了最多帮助的

人即是某一类型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盛宣怀主导了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派企业要职，王之春促

成了郑观应两次为官经历，邓华熙数次向光绪举荐人才，万启型是郑观应晚年修道的精神支柱。

四是相互交叉嵌入与关联。郑观应与盛宣怀交好，与盛宣怀父亲盛康、弟弟宙怀 ( 荔荪)

的关系同样紧密，盛宣怀的其他同僚与友人很多也与郑观应私交甚笃。郑观应与王之春的关系也

是如此，他通过王之春，得到左宗棠和彭玉麟的赏识，得到两位重臣差委，具体工作过程中又结

识了一大批广东、福建等地官员。邓华熙与盛宣怀并不熟稔，郑观应曾去信盛宣怀为其世兄邓善

麟请求粤汉铁路的差事②，盛宣怀帮忙安排了邓善麟担任电报局粤局帮办③。当郑观应对出任汉

阳铁厂总办非常犹豫之时，盛宣怀写信给王之春，请他代为说服。郑观应与龚易图私交甚好，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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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易图之弟寿图关系欠佳。这些都说明郑观应社会关系网中的人，特别是官员之间，相互之间的

交叉与关联度非常高，体现出一个由点及面的形态。

深入的研究表明，郑、盛二人的关系，在郑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

典型性，至少能够体现出以上四个特点中的三个，即重点突出、可用性强和相互交叉嵌入与关

联。

二

盛宣怀 ( 1844 ～ 1916)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李鸿章

的得力助手，官居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内阁成员等职，也兼任过招商局督办、铁路公司督

办等职，曾先后办理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洋务企业以

及开设南洋公学等教育事业，一生创造了中国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 “中国商父”，是中国近代

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奠基人与代表人物。除此之外，盛宣怀更为难得和为后人称道的

是嗜好收集档案，自 1850 年至 1936 年间，盛宣怀及其家族保存大约 17. 5 万件、1 亿余字的通

信、函电、公文、便条等档案史料，可谓吉光片羽，包罗万象，在人类档案史也称得上首屈一

指。“盛宣怀档案”更是学界公认为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

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也许是盛宣怀为后人留

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洋务事业中的主要领路人和老上级，自 1880 年代末两人相识以后，私交

甚好，相互信任、互为支持数十年不变。据统计，郑观应自 1892 年复出以后，除了先后两次在

招商局任职之外，还担任过的洋务企业大小职务大概有十多个，包括 1896 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

1897 年兼任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1899 年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1902 年兼任上海

官医局总董和吉林三姓矿务公司总董，1906 年当选粤路公司总办，1910 年随同办理汉冶萍厂矿、

通商银行、电报、轮船、红十字会等。郑观应能够在如此众多的洋务派企业担任要职，都与盛对

郑观应的信任和提携分不开。

关于郑、盛二人的关系，盛宣怀的评价是 “共事最久、相知亦最深”④。郑、盛二人相交相

知凡四十年，郑观应还以“世侄”的身份，与盛宣怀之父盛康有密切交往。盛康曾官居浙江杭

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为江浙官场名流，在晚清官场有一定的影响力，盛宣怀仕途进展顺利

与之有相当的关系。郑观应与盛康、盛宣怀父子私交甚好，盛康作为前辈长者对郑观应也多有关

照，郑观应常常在某些关键时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例如 1882 年前后曾经上书左宗棠、张树生

等地方督抚建议架设扩展电线，为得到督抚们的支持，郑就在其中不断请求盛康居中疏通。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郑观应经营的洋务派官僚网络的核心人物理所当然是盛宣怀，尤其是

在织布局亏耗案发生以后，盛宣怀无可替代地成为该网络的灵魂人物，二人的关系也成为郑观应

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盛宣怀对各大洋务企业的运作，无论是轮船、电报，

还是铁路、矿厂，郑观应都参与其中，或任职、或考察、或参考，发挥了一个离不开、靠得住的

助手作用。没有盛宣怀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的高位。很多时候，郑观应是

盛宣怀意图的贯彻者和操盘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人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紧密的合作者，

利益也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二人作为亲密的伙伴，仅从存世的数量巨大的频繁通信记录就可以

反映，尽管无法统计他们到底有多少书信往来，但仅据 “盛档”不完全统计，二人之间所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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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函、电、文就有大约 1700 余件，其中盛宣怀致郑观应 170 余件，郑观应致盛宣怀多达

1500 余件⑤，足以说明二人往来及关系之密切。

实际上，从郑观应开始接触洋务派官僚开始，盛宣怀就成为他积极谋求私人关系发展的对

象，二人相识并且熟知于江南赈务事务中，盛宣怀多年后回忆: “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

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⑥，说的“数人”中就有郑观应。没有资料能够确切地证实郑

观应在什么时间开始参与江南士绅所主导的赈务活动，至少在徐润自叙年谱记录同治七年

( 1868) 罗列的历年参加赈灾活动的名单中还找不到郑观应的名字。⑦1870 年代中后期，有了一

定经济实力的郑观应成为其中的一员。此时，因为担任太古轮船总买办，郑观应的经济实力和社

会地位显著提升。1876 年，江南旱灾，在郑父文瑞的命令下，郑观应及其在外谋职的各兄弟开

始涉足捐资赈济工作。次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人在上海创办筹赈公所 ( 即

上海协晋赈公所) ，赈济山西灾荒，而后又支援河南、直隶等省。1878 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

宣怀等人创办义赈公所，除办晋赈外，兼办豫、直、陕等省灾荒。郑、盛二人在筹办赈务中结

识，并很快发展为良好的私交，同时得到加强的私人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在沪江浙士绅，具体表现

在他与经元善、谢家福、沈善登、沈善经结拜为异姓兄弟，与盛宣怀之父盛康过从日密。⑧

此后，二人又经历了津沪电报的艰苦创办。1880 年，郑观应受盛宣怀之邀，积极参与洋务

活动，协助盛宣怀拟定 《电报局招商章程》和 《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开展津沪电线架设工

作。盛宣怀负责北端的管理，郑观应则为南端一路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十分愉快。在与丹麦大北

公司的谈判中，二人联手获得成功。津沪电报的筹备与办理，将郑观应与盛宣怀紧紧地联系在了

一起，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架设沪汉长江沿岸电线以及清政府与西方电报公司进行的谈

判中，郑观应作为助手始终积极配合盛宣怀。赈务活动以及创办电报促成了郑、盛二人良好的私

交，但毕竟这只是一个开始，赈务与电报工作自身的公益性和政治性还不足以让二人发展成至交

好友，关系维系也多为公事，没有多少经济利益牵扯其中。真正让郑、盛结下一生牢不可破的深

厚友情的时间，应是二人在矿业投资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之时。
1882 年夏，郑观应在屡次向江浙一带地方督抚上书申请延伸电报线之后，又多次向此前已

有过湖北办矿失败经历的盛宣怀提出抓紧创办具有经济效益潜力的采矿业，并建议大举买进已办

矿业的股票或集资建矿。盛宣怀也正有此意，他此前已在山东进行了有关勘矿的工作，二人在诸

多矿业投资方向上步调一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尽管在接下来的经济风潮中，各种投资的

股票价格大为缩水，但是郑、盛二人所达成的默契却得以形成。此后，郑观应筹办织布局亏耗后

置其于不顾，将织布局的烂摊子甩手丢给盛宣怀收拾，自己远赴彭玉麟军中。对于此事，盛宣怀

并未接手，将其交由经元善维持，却也没有因此对郑观应有所埋怨，反而证明了二人友谊之深。

在郑观应因织布局、太古债务困扰回乡隐居期间，盛宣怀一直惦记这位老友，给予了相当的帮

助。郑观应复出以后，逐步高升的盛宣怀更是不断委以重任。在李鸿章不再信任郑观应以后，郑

观应所担任的洋务企业要职，绝大多数都是盛宣怀安排或斡旋的。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上升，特别

是督办铁路建设权力的增加，二人又利用铁路带动地价上涨的良好预期，大量进行地产投机。

朋友之间很难不牵扯到经济利益，中间的关系处理好了能够进一步巩固业已存在的友谊，若

处理不当、相互争利，那么一定会导致朋友关系由热转冷，甚至成为敌人，徐润与郑观应最后失

好即是例证。好在郑、盛二人在经济利益问题上都处理得很恰当，这也是二人关系能够很好地维

持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利益的关联一样，郑、盛二人在四十年的交往中，尽管在一些时候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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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意识，但是这些对于老友之间的真正友谊毕竟只是等而下之的东

西。辛亥以后，随着二人渐入老境，他们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

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就能够体会得到，这段时间的通信，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已经是关心对方

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真实流露，读之令人艳羡，不得不发出 “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的感叹。

例如，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盛宣怀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被迫流亡日本，他在给郑的回信中真情

流露: “弟因咳常咯血，每念生平徒遭横逆，天赋我质，将以还之。现于海滨买山种菜，不愿再

闻故国兴亡事，惜太孤寂，无可与谈。阁下抱才未用，信道素深，倘能乘此闲暇命驾东游，海上

神山虽属飘渺，但须磨舞子，不亚罗浮。数十年老友纵谈身心性命之学，亦晚暮难得之境也。到

此游资及归国川费当代筹措。……弟今年咯血，得西林宫保送我紫贝天葵煎服，灵验如神，顷已

用完，闻此物产在罗浮，乞公设法代为购求若干寄下。觅购之资，必须奉缴。”⑨

收悉该信后，按照盛的请求，郑立刻照办，“敬谂颐养安和，至以为慰。所须紫贝、天葵已

缄托粤友代购，候到寄呈。……兹附呈仙踪诗选一部，祈披阅，如欲闻性命之学，必须虔诚对天

杯卜。许可候示前来一谈。”⑩

同样身体状态不好的盛宣怀早在 1909 年 ( 宣统元年) 《罗浮偫鹤山人诗草》 ( 乙酉本) 作序

时就已经表露出了想和郑观应一起修道的愿望: “陶斋与予年相若，病肺亦相等，顾乃精悍悦

泽，双瞳炯然，固知长生久视，自有要妙。宣怀牵于世网，齿发已衰，闻道已晚，安得角巾苬

鞵，希踪于罗浮风雨间，翘首宵半，共听羽衣清唳乎!”瑏瑡

身在异国的盛宣怀倍感孤寂，最为思念的除了家人之外，就是郑观应，才会有希望他能够东

渡日本相伴的要求。郑观应信中也有 “书后就寝，梦公衣冠来会，相见甚欢。补此一笔，万勿

出示外人”瑏瑢的内容，足见二人情感之深。
1915 年初，盛宣怀已经病重在床，他还惦念着老友郑观应，因为郑观应欲辞招商局而担心

老友晚年生活的经济保障，甚至郑及其子润林此后在招商局的工作也考虑妥当了，连手中的一些

股票也想直接赠予郑。盛宣怀自己无法亲自写信，就让儿子代笔，言语情真意切: “弟与阁下数

十年旧友，拟为阁下筹款娱老。弟新买股票数百股，价值一百四十两，即为待鹤主人之股票，可

更换新股票六百股。再有花红一二万。拟以阁下为公司副会长或为汉口总办，令朗 ( 郎) 调闽

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瑏瑣

次年春，郑观应、盛宣怀二人之间数十年的深厚情谊，因盛宣怀的病逝不得不终结。郑观应

为盛宣怀所写的挽联，对其一生进行了高度赞扬和概括，也饱含了二人间的深厚情谊: “忆昔同

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

风，无惭知己; 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

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瑏瑤

三

郑、盛二人同为晚清著名的历史人物，对晚清维新思想的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这段情谊和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本身，足以

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颇有趣味的课题之一进行专题研究。如前文所述，1882 年以后郑观应与盛

宣怀在诸多矿业投资方向步调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二人关系得以巩固和加强。在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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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中，郑、盛保持并不断发展了良好私交，最终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情。在数十

年的事业起伏与人生沉浮的过程中，一些当初的知己、亲友由于各种原因，变得疏远甚或交恶，

郑观应曾感叹“知己难得，老友落落如晨星”瑏瑥。那么，郑观应与盛宣怀始终能够维系友情的原

因是什么呢? 本文认为至少有三点最为重要:

一是及时良好的沟通。朋友之间，无论私交多深，都必须保持良好的联系与沟通。在日常联

络方面，郑、盛二人来往频仍，逢年过节、遇事求人的礼尚往来都是人之常情，一来足以表示敬

意，二来可以增加感情。二人往来信函中有很多涉及了赠送礼品、药品的赠送与代购、病情通

报、约定见面等感情联系的内容，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二人平时保持着频繁的联络，尽管琐碎，却

是保持良好私交的必要条件。另外，在长时间的交往中难免有一些误会，处理得当可以及时消

除，反之，如果不及时沟通，那么误会就会越积越深，最后无可收拾，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甚至

反目。在这个方面，郑、盛二人处理的很好。例如，一段时间，盛宣怀以为郑观应要去邓华熙那

里做官，对他有误解，郑观应及时去信沟通，化解误会。郑对盛宣怀 “必欲弃而之他，就邓帅

做官”、“何足共事，误我勋名”的指责，向盛直言说 “来教……似不大察官应之本心，知我者

当如是耶? 官应实因《苏报》起见，绝无他意，惟可天表。我公不怜其抑郁孤愤以相援，而乃

以激词相责，实感悚愧之至。”瑏瑦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二人对于发生的误会能够做到不掩

饰、不回避，盛宣怀能够直接向对方提出疑问，并非如常人一般闷在心里，郑观应也能够及时去

信解释，消除误会。正因为如此，小误会不至于发展成大误会，二人才能够始终相互支持与理

解，从而并肩作战、情谊相投。

二是志同道合的愿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郑观应与盛宣怀志趣相投可能也是二人能够保持深厚情谊的重要原因。

在四十年的交往中，郑观应与盛宣怀在政治、洋务、改革等多个领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寄希望于晚清政府能够维新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呼吁社会经济变革，

强调“商战”; 盛宣怀不长于著书立说，但擅长兴办实业，是洋务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干家。二

人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维新变法方面的观念是一致的，一个活跃在思想界，高举维新改

革的大旗; 一个是长期位居晚清政界高位的洋务派巨擘，以实业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互为支撑

与呼应。

当然，受晚清整个政治气候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加之郑观应在长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

了盛宣怀的诸多帮助和支持，其本人在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上也受盛宣怀的影响颇深。特别是

二人对待同一问题时的态度上，需要保持一致，在这个方面，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郑观应都是

被动地接受盛宣怀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郑观应根本不愿意也无法违背盛宣怀的意愿。在铁路收

归国有的过程中，作为粤商领军人物的郑观应，身处政府与投资商的夹板之中，却事事考虑到盛

宣怀的立场与感受，想方设法与其达成一致。出于投资者的本性以及全体粤商的利益，郑观应又

无法真正认同盛宣怀所推行的政策，此时他除了婉转地向督办川粤铁路大臣端方表示不同意见之

外，只能采取回避的做法，干脆向盛宣怀提出了巡查招商局长江各分局的请求，并得到了盛宣怀

的理解和应允。再如，在经元善因反对 “乙亥建储”遭到慈禧通缉的事件中，无论郑、经二人

是否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郑观应前后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足以让后人诟病，但确有政治压力之下

的无奈。

三是倾尽全力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由于郑、盛二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专长不同而表现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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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郑观应在洋务思想与洋务企业经营方面具有优势和经验，盛宣怀位高权重，在官场和洋务

派中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基于此，郑观应为盛宣怀提供的多是智力支持和工作配合，盛宣怀为

郑观应提供的多为个人及其家人发展的帮助与提携。

郑观应对盛宣怀的帮助在有关的政治斗争和洋务企业内部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比如，

对于电报国有和铁路国有，郑观应全力支持盛宣怀，发挥了得力助手的作用。在与袁世凯派系展

开的对轮、电二局的数度争夺战中，郑观应也站在盛宣怀一边。1908 年，盛宣怀与袁世凯北洋

集团在洋务企业领域的控制权之争，早已全面爆发，随着袁世凯的被迫隐退，盛宣怀重新夺回此

前失去的控制权的机会虽已到来，但仍然困难重重。在这一关键时刻，盛宣怀倚重了远在南国的

老友郑观应，意欲假借早已成为粤商领袖人物的郑观应的经验与影响力，通过股权控制的形式一

举夺回轮船招商局。在这种背景下，郑观应于 1909 年初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展开了卓有成

效的招股工作，5 月作为粤港股东代表挟五千七百余股股票之势重返上海。郑观应此举，不但为

盛宣怀在 8 月 15 日举行的招商局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当选董事会主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自己

当选为董事会董事。此后郑观应又肩负了进京谋求招商局在邮传部商办注册的重任。该项任务起

初由于邮传部的阻挠未获成功，但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的利好消息，

商办注册在次年秋最终获得了成功，此举也标志着盛宣怀正式夺回了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辛

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被迫逃亡日本，郑观应出面组织维持会尽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的工作; 盛宣

怀自日本归国以后，郑观应又力助他重新控制招商局。因此，郑观应被盛宣怀盛赞为招商局的

“第一救星”瑏瑧和“创始伟人”瑏瑨。除了轮船招商局之外，在盛宣怀控制的其他领域和企业，只要

碰到困难或者急需开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派郑观应去解决，例如汉阳铁厂、铁路公司、粤汉铁

路等，郑观应都被委任为企业总办。

另一方面，盛宣怀为郑观应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前文所述，郑观应几乎所

有的洋务企业重要任命皆出自盛宣怀之手外，郑观应的家人，特别是兄弟与儿子的个人发展也都

与盛宣怀的帮助和提携息息相关。在郑观应的兄弟中，至少三弟思贤、四弟官桂、九弟庆余的工

作与重要任职都是盛宣怀促成的。比如，为了思贤能够做官，郑观应曾多次致信盛宣怀，希望得

到他的帮助。1900 年夏，郑观应因身体原因致信盛宣怀，直接请求将招商局帮办一职 “以三舍

弟前湖北升用道候补知府名思贤、号曜东来此代理。……禀请札委舍弟思贤接办或授意三董事公

举亦可。”瑏瑩1910 年底，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弟思贤谋职位: “兹有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郑守思贤

系职道胞弟，去春服阕入京赴引，无如一缺之艰，至今尚未选到。致旅囊告罄，几吹吴市之箫，

欲托钵而无门，觅棲枝而无地，涸鱼穷鸟，殊代生怜。……职道情□手足，不忍坐视，伏求赏派

一差，不拘南方何事，但冀有托身之处，可以勉为敷衍，于愿已足。则恩施高厚，如鳌戴山，不

独身受者衔感也。”瑐瑠某年，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在老家的思贤谋求粤汉铁路的差事: “三舍弟曜

东，名思贤，系升用道湖北□□补用同知府，曾办武穴厘差。奉岑宫保奏调云南，因病乞假回

里，历办各省赈捐，向为九江德兴洋行买办及承办官银号。前蒙准派汉口商局会办，嘱渠赴津禀

见。嗣奉电谕，已另派人，无庸来前。至今尚在粤省。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来函嘱求差使，

谨送呈□□。乞准登记名簿内，查核试用，感同身受。”瑐瑡

再如，1893 年郑观应以招商局会办的身份巡查长江各口岸时 “举贤不避亲”，非但对招商局

九江分局提出改组建议，还多次向盛宣怀极力推荐四弟官桂担任九江分局领导职务，后来官桂如

愿以偿担任了九江分局的总办，并藉此当上了第一任九江总商会会长。郑观应还曾经帮九弟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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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宣怀处购买优质股票，对此盛在复函郑观应时有所交代，“令弟定之兄一信已转交，接其复

函云服银贰千元，顷于正月底交付，一俟付到即当照填股票四十股”。瑐瑢庆余在轮船招商局福州分

局担任要职也是盛宣怀的作用。瑐瑣

至于郑观应的长子润林，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特别关照，这在诸多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求助

信中可以得到反映。如，润林因身体原因不适合久住北方，郑观应曾致函盛宣怀: “小儿润林尚

在山海关道署充当翻译兼海关交涉委员，月有薪水一百五十两，家眷住在道署，计蒙先后任梁、

蔡、沈、周四公差遣已四年，均相得甚欢。惟近多咳嗽，据西医云不宜久居北地，待鹤于轮电两

局未荐一人，今不得已叩乞赏给小儿北栈译员兼图司账或电报分局或招商分局总办差事，俾早日

南旋，则感激无涯矣。”瑐瑤

润林养病沪上，郑观应多次向老友盛宣怀为其谋差，在盛宣怀帮润林进入招商局厦门分局之

后，郑也屡次请求盛提拔润林，这在诸多信件中都可以看到。如“小儿润林席位如何? 念念”瑐瑥、
“小儿润林现理厦门招商局事……常川驻局……尚祈恩施格外，札委兼办厦门电报局。”瑐瑦对于郑

观应为其子乃至其弟谋差、谋升职的请求，盛宣怀均表示设法成全，这些内容在他写给郑观应的

信中也多有出现，比如 “在轮、电二局代谋一席”瑐瑧、 “遵事及令弟、令郎各节，容为留意”瑐瑨、
“令朗 ( 郎) 调闽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瑐瑩等，由此润林如愿以偿得以出任轮船招商局

厦门分局总办。

总之，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对郑观

应在事业发展，特别是对其在洋务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观应作为盛宣

怀的至交好友和得力助手，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兴办实业，都始终站在盛宣怀一边，充分发挥

了参谋助手的作用，为盛宣怀政治与实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郑观应与盛宣怀的至交

情谊虽然只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中的个案，但却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二人数十年的共事

经历，特别是在兴办洋务的宏大事业中的良好合作和互为呼应，虽然是基于良好私交和志同道合

基础上的个人行为，但却合力为晚清维新思想和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① 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谢家福至李秋亭函》，转

引自夏东元编著: 《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 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94 页。

②“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邓筱帅之世兄候选同

知名善麟，随宦多年，人极谨慎，精明浑厚，乡里共

称。亦请附赐记名，同深感激”。［光绪二十三年? ］

月三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上海: 上海图书馆

藏盛宣怀档案，索取号 035516。

③ 参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郑观应致盛宣

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 048787; 光绪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六日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

索取号 048778。

④瑏瑡瑏瑣瑐瑩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 ( 下)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241、1242、923、9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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